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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焦虑，边有未来
———专访著名京剧演员史依弘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对话 知沪 悦赏言讲

周末

18年前，一部名为《大唐贵妃》的新编京剧大胆融入了
歌剧、舞蹈、交响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引发热议。

两天前，经过精心打磨的新版《大唐贵妃》亮相第二十
一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再度惊艳观众。

京剧的前面有没有观众？京剧的后面有没有人传承发
展？这两个问号激励着一代代京剧人，也推动着这一国粹
的发展。 在一部又一部传统戏的打磨与新编戏的探索中，

京剧演员史依弘思索着京剧的未来。

家专访独

WEEKEND

史依弘
上海京剧院梅派青衣，国家一级演员，师从著名武旦表演艺术家张美娟与戏曲声

乐教育家卢文勤，以及京昆界众多艺术名家，才貌俊美，文武兼擅。曾获中国戏剧梅花
奖、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优秀表演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等。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上海京剧院的排练厅里，这
行大字格外醒目。

《大唐贵妃》的排练正在紧张地进行中。尽管演员们都身
着便装，但从唱腔、程式到音乐，每个细节都一丝不苟。

上半场排了两遍，短暂休息后，史依弘要求再与伴舞们
磨合全剧的一大看点：翠盘舞。唐明皇的扮演者李军击鼓，担
任编舞的黄豆豆在一旁打着拍子，嗓子已经有些嘶哑。在高
台上跳舞的史依弘，举手投足中透出从容与自信。

排练结束，她又与黄豆豆及导演仔细讨论细节。她笑言：

“我正在努力成为京剧院的‘著名舞蹈演员’。”

我努力控制自己不流泪，

把它好好唱下去

解放周末：这次出演《大唐贵妃》,和 18年前的心情有何不同？

史依弘：这是一次充满回忆的圆梦体验。18 年前的《大
唐贵妃》有三组杨贵妃和唐明皇，分别由老前辈梅葆玖、张学
津；李胜素、于魁智以及我和李军饰演。我演的是杨贵妃集三
千宠爱于一身，最光辉的岁月。这一次我演完全场，感受了她
传奇而悲壮的一生。

解放周末：新版《大唐贵妃》做了哪些艺术上的调整？

史依弘：当年的演出由于众星云集，观众更期待的是看
角儿，所以在创排时既要考虑到经典唱段的保留，又要兼顾
各位艺术家的表演特点。如今是一组演员演到底，观众对这
部戏的整体性和剧情的流畅性有了更高的期待，所以新版本
对剧本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调整。

首先是当年的那段“贵妃醉酒”被改为了“寂寞长空冷月
叹无情”的一段唱。《大唐贵妃》脱胎于梅兰芳先生的《太真外
传》，这部戏的作曲以及梅先生的唱腔可谓登峰造极，一直深
受观众们的喜爱。当年，大家觉得《贵妃醉酒》的旋律很好听，

梅派的程式也很经典， 所以将其安排在杨贵妃被贬回杨府、

回想宫内生活的那段。但《贵妃醉酒》其实是一出独立的戏，

与《大唐贵妃》的整体风格并不是特别符合。而且，从人物的
心境来看，杨贵妃被贬回杨府后，心理落差极大，再戴上凤冠
回忆过往的宫廷生活，有些不合理。所以这次我们一致同意
进行更改，原来的唱词被替换，唱腔也做了一些微调，但是依
然沿用了《贵妃醉酒》的“四平调”，更加贴切地表达杨玉环悲
凉的心情以及对唐明皇的思念。

18年前，由于时长原因，删掉了杨贵妃自尽前与唐明皇
诀别的唱段，当时我觉得挺遗憾的。因为不管是跟亲人还是
爱人，比如《白蛇传》《霸王别姬》等，诀别环节的处理都能增
加整部戏的可看性和张力。在新版中，这场被封存了 18年的
诀别戏再次与观众见面，这场戏也是李杨爱情的写照。

解放周末：在排练时，您苦练翠盘舞，这段《太真外传》中
的舞蹈似乎颇具神秘色彩。

史依弘：梅兰芳先生曾经改良了一整个系列的京剧古装
戏，他在几乎每部戏里都设计了一段舞蹈，非常出彩。除了
《太真外传》中的翠盘舞，还有《西施》里的翎子舞、《天女散
花》里的绸舞、《霸王别姬》里的剑舞。京剧“唱念做打”的“做”

里其实是包含着舞的，作为一门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艺术，

载歌载舞是京剧不变的本质。

翠盘舞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当年的《太真外传》没有影像
留下来，我们谁都没见过梅先生的舞蹈。我曾经问过梅葆玖老
师，他当时年幼，对父亲的这段演出也没有印象。能参考的，只
有几张梅先生的剧照。照片里，他身着宫装，在一个面积不大
的翠盘上跳舞，边上围着一群演员，挥舞着预示风、雨、雷、电
的旗子。据说，梅先生和演员们把这些旗子扔过去又接过来。

解放周末：听上去挺前卫的。

史依弘：是的，梅先生的戏在当时都是很前卫的。听说当
年的翠盘有内外两圈，外边的那圈是可以转动的，感觉像一
个八音盒，中间有一个人在转圈跳舞。新版的翠盘也借鉴了
这种设计，以现在的技术实现这种效果，当然不在话下，但是
在当年真是不简单。这次我们还请黄豆豆对翠盘舞的群舞做
了精心的编排，很有新意，展现了盛唐气象。

解放周末：您曾说过，在演戏的时候只有自己心动，观众
才能心动。这部戏最让你心动的点是什么？

史依弘：在“马嵬坡”这场戏里唐明皇赐白绫给杨贵妃。

唐明皇唱：“一见白绫七尺茫，难道说顷刻间天各一方？李隆
基妄为男子汉，堂堂天子，不如平头百姓郎。”杨贵妃接着
唱：“人生自古谁无死，只可叹与君王，相见恨晚，知音难觅。

今日里，我与你有难同当。”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当舞台效果
全部起来、情绪烘托到顶点的时候，我必须努力地控制自己
不要流泪，把它好好唱下去。排练的时候每次演完这段，都要
花很多时间才能“走出来”。

解放周末：《霸王别姬》是梅派的经典戏，也是您的保留
剧目之一。 您是怎么理解杨玉环和虞姬这两个悲剧人物的？

在角色塑造上会做哪些不同的处理？

史依弘：虞姬和杨贵妃的命运有相似之处，她们都为了
君王牺牲了自己，令人痛惜。但两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虞姬
的自我意识要比杨贵妃更强一些，为了不拖累项羽，她赴死
时是大义凛然的。西楚霸王是个多么刚愎自用的汉子，可是
他对待虞姬的时候，又是那么柔肠百转，这种强烈的反差非
常打动人。相比较而言，杨贵妃更单纯一些，更被动一些，所
有的一切都不是她能够做主的。在《大唐贵妃》里，她和唐明
皇因为音乐和舞蹈而惺惺相惜，他们是眷侣更是知音。我在
塑造人物时也会更多地展现她娇弱柔美的一面。

假如梅兰芳在世，

他会不会演金镶玉

解放周末：京剧是唯美的艺术，梅派贵在中正柔美，您在塑
造角色时如何既遵循梅派的传统，又向观众展现出自己的美？

史依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的美，我也没什么美的。

我只是尽量去遵循梅兰芳先生的精神。 梅派艺术体现了中
国传统的美学原则，它是中庸的、恰到好处的，梅先生无论
唱什么、演什么，都是那么中正，让人舒服。他饰演女性角
色，总能表现出她们最美最动人的一面。即使是《虹霓关》里
的东方氏，丈夫上战场前她说，你万一死了我绝不会改嫁。

可是丈夫死后，她上战场原本是替夫报仇的，一见杀夫仇人
王伯当长得英俊，就立即改嫁王伯当。这样一个女性，梅先
生演来也不会让人觉得讨厌。 他在这部戏里一人演两个角
色，在头本中演东方氏，在二本又改演丫鬟，演得特别活泼
可爱。

解放周末：去年，您一人演绎“梅尚程荀”四大流派，引发
了观众热议。今年的一部《新龙门客栈》又突破了人们对传统
京剧的认识。您觉得，如果梅先生在世，会怎样评价您的大胆
尝试？

史依弘：梅先生演的角色大多是雍容华美的，少有极致、

激烈的女子。我相信，他心里其实特别想演一些不一样的
角色。梅先生平生最喜欢的两出戏，也是我最喜欢的戏，

就是《霸王别姬》和《宇宙锋》。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激烈的
情感。

《宇宙锋》里的赵艳容多痛苦啊，她的父亲赵高命她改嫁
秦二世胡亥，但赵艳容一心期待自己的丈夫能够回来，于是
碎衣毁容，在金殿上假作疯癫，最终幸免。这部戏看上去是政
治戏， 但其实是父女之间差异极大的人生观形成的角逐。梅
先生曾说，《宇宙锋》是他功夫下得最深的一出戏。可见，他是
很喜欢那些有个性的角色的。

但假如《新龙门客栈》摆在他面前，他周边的“梅党”可能
不会让他演金镶玉：梅兰芳怎么可以在台上叼烟袋？怎么能
演这种亦正亦邪的女性？如果我的老师卢文勤还在，他可能
也不会让我碰《新龙门客栈》。

解放周末：听说您曾经在表演时因为动作有一点夸张，就
被卢老师批评背离了梅派的美？

史依弘：那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演《贵妃醉酒》，

我研究了许多老先生的表演，上台时借鉴了一点其他流派的
动作，哭腔有一点夸张，结果被老师批评了。因为梅派的风格
是浅尝即止，浅浅的、淡淡的，让你觉得一口茶香在嘴里，刚
感觉到，清香就没了，但回味无穷。

解放周末：流派特色需要传承，但塑造角色也很重要。

史依弘：京剧并不是模仿秀。不是说我严格遵循梅派的
路，一点都不破局，我就能成为梅兰芳。梅先生所达到的艺术
高度不是每个京剧演员都能达到的。每个时代的观众、每个
时代的文化土壤都不同，梅兰芳先生如果在今天表演，我大
胆说一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他的美。

我认为学“梅”，除了学习他外在的表演特色，更需要学
习梅先生独到的艺术眼光和不懈钻研的精神， 学习他创新、

求变的精神。当年京剧的四大名旦就是通过创新才创造了流
派啊。只有把流派的特色不留痕迹地融入唱念做打中，让它
自然地流淌出来，让那些程式好像都不存在一样，才是真正
的艺术。

在京剧中，

感受到东方人的哲学

解放周末：怎样才算看懂京剧的美？

史依弘：从表演者的角度来说，有一个从简到繁、从繁再
到简的过程，欣赏京剧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小时候我什
么都不会，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学。学成之后，我可能会在一部
戏里堆砌很多很“炫”的东西。比如在《火凤凰》里，我可以展

现很多高难度的踢枪动作，40岁以后，我再演这部戏，踢、翻的
动作肯定会有一定的简化。技术虽然简化，但我的艺术却成长
了，观众还是看得出好来。

堆砌技术并不难，由繁至简反而是一件很难的事。这次
在翠盘上跳舞，我其实一点也不紧张，因为很热闹，热闹是
最容易出彩的。但是当我安安静静地唱一大段慢板时，能不
能吸引观众，每一句唱都让人陶醉其中，不让场子冷下来，

这才是真正见功力的时候， 也是最能体现演员的艺术造诣
的时候。

解放周末：戏曲研究者陈超曾经说，京剧的终极目的不仅
是塑造角色，在塑造角色之外还要阐释哲学思想。

史依弘：这确实是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的传统艺术与传
统文化，从京剧、昆曲到书画、诗歌，在哲学层面上都有相通之
处，都注重人的内心世界的情感和意念的表现。

前一段时间我去日本演出，带去了昆曲《游园惊梦》《贞娥
刺虎》与京剧《贵妃醉酒》《百花赠剑》。有日本观众看后，说他在
中国的京剧中感受到了东方人的哲学。

解放周末：您这次去日本演出的剧目都是传统戏。这些年
您一直保持新戏与传统戏“两条腿”走路，这两者是否会互相激
发、互相促进？

史依弘：的确，我觉得必须得“两条腿”走路，才能有所提
高。创排新戏是一个很难的过程，排《新龙门客栈》这大半年我
特别累，但收获也很大。新戏最难的是塑造人物，必须得把情感
全放进去。传统戏有一套程式化的东西作依托，在表演上会比
较丰满，观众在哪个地方会叫好，是可以预期的。但是新戏不一
样，观众并不知道该在哪里叫好，如果能真正被你吸引住，那说
明你真的塑造了一个好角色。

几年前，我演了根据雨果名著改编的京剧《巴黎圣母院》，

这是一出新编戏，要把握住全场的节奏很难。那天我清楚地感
觉到自己在舞台上拿住了观众的“神”，当我把从心里涌动出来
的东西体现在表演上时，也感觉到了观众的呼应，这是一种非
常美妙的感觉。

但是演新戏不能演着演着就找不着根了， 还是要回望传
统，在传统戏里回回炉，汲取营养，等有了积累，再去创作新戏。

我觉得，不管是演传统戏还是现代戏，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
都要真诚与敬畏。

解放周末：对观众真诚，对艺术敬畏。

史依弘：对。在我心里，艺术就是我的宗教。我对这个舞台，

对这门艺术始终抱着敬畏之心。《新龙门客栈》前后排练了 5个
多月，我没有一天不唱不念不跳。胡雪桦导演说，没见过你这样
的演员，从头至尾没有请过一天假。我相信只有不停地唱，才能
在和其他演员的配合中不断摸索，找到对的感觉。这个舞台就
是看你私底下洒了多少汗水，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一上舞台，

耍小聪明是不管用的。

把自如展现给观众，

把焦虑留给自己

解放周末：您接下来会有哪些新的计划，还会创作新剧目
吗？

史依弘：其实我一直挺焦虑的。今年剩下的演出计划排得
太满了，等演出结束后，我想找一些剧作家一起聊聊新剧本。

解放周末：看您的排练和演出，感觉您在舞台上的状态非
常自如。

史依弘：我把自如展现给观众，但把焦虑留给自己。怎样
才能不断地为观众奉献新的东西，是我一直在焦虑的问题。如
果我不焦虑， 只满足于唱传统戏， 完全可以今天唱 《玉堂
春》，明天唱《四郎探母》，但这样也就不会有“梅尚程荀”，不
会有《新龙门客栈》。我很高兴的是，观众们的反馈让我觉得
我的这些“折腾”是对的，他们喜爱这样的创造，我必须继续
勇往直前。

其实，每一代京剧人都处在危机状态，没有一代人是不焦
虑的。你去看程砚秋先生的日记，焦虑得不行，他处在那么好的
时代，每天的戏演都演不过来，为什么还焦虑？因为如果永远给
观众这几出戏，观众就不会满足，必须要不断地出新作品，出好
作品。梅兰芳先生也在不停地排新戏，他把旦角传统的大头改
成古装头，设计那么多舞蹈，不停地琢磨，不停地创造。几百年
来，京剧就是边焦虑边有未来。

除了焦虑前面有没有观众， 还有后面有没有人传承的问
题。到了我们的下一代，京剧会不会变？我担心可能会变得越来
越不像京剧了。

解放周末：京剧的形式可以不断创新，但本质的东西如果
丢掉的话，就不是京剧了。

史依弘：京剧的本质是用歌舞演故事，是西皮二黄、唱念做
打、四功五法。形式可以变，故事也可以变，但作为剧种的本体，

表演艺术是始终不能被替代的。《新龙门客栈》 里用大提琴、小
提琴作伴奏，舞美和布景也都非常现代，但观众还是觉得这是
一出京剧。

《大唐贵妃》是 18 年前由梅葆玖老师发起的，用交响乐
团伴奏，还采用了歌剧的合唱队，体现了一种综合艺术的魅
力，但是它的骨子里依旧是京剧。既把握住京剧的本质，不丢
掉千锤百炼后的程式，同时也要给观众以新的听觉与视觉冲
击，这是很难的。

解放周末:过去，人们都觉得京剧是“角儿”的艺术，未来它
是否会向综合艺术的趋势发展？

史依弘：我认为京剧的形式很有可能会向舞台剧甚至歌剧
靠拢，除了角儿们的表演，舞台上的每一个元素：表演、音乐、舞
美……共同营造一种氛围，把观众裹挟进来，激发他们的想象。

但有一点很重要：西洋乐器也好、多媒体布景也好，都不能抢
戏，不能互相争夺眼球，要与京剧的本体相得益彰。至于这是否
会真正成为一种趋势，还需要艺术家们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尝
试，而不是演几场这样的戏就结束了。而且，形成这种趋势的前
提是必须要有很好的剧本作为依托。

这些年来，京剧舞台上也出现过一些由非常好的剧本编
成的新戏，但这些戏往往演了一轮就“刀枪入库”了，很可
惜。要打造精品，还要把精品留下来，这是需要更多人思考
的问题。


